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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这蒲芦雪飘飞的季节，也只有我的家

乡———那个依山傍水叫二神山的小村庄才会在金秋

时节下这样的雪。漫步在蒲芦滩，身上粘满蒲芦雪，仿

佛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洁净世界。

陶醉家乡的蒲芦雪，又念念不忘感激村前汩汩

流淌的白玉河。它一年四季始终清澈碧绿，像一条玉

带从发源地太岳山脉脚下流经数百里，最后在二神山

口和漳河相聚，成为海河的源头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那个轰轰烈烈人定胜天

的岁月里，人们响应号召，把白玉河水和漳河水在二

神山口拦截堵坝，修建了一座水库。可没过几年，一场

特大洪水暴发，把水库冲垮了，上千亩的库区变成一

片沼泽。在白玉河水和漳河水的孕育中河滩上长满了

蒲草和芦苇，春夏时节一片葱茏，成了野鸭子和其它

生灵的乐园；到了秋末初冬，那熟透后炸开的蒲穗和

芦花在秋风的摇荡中便化作漫天飞舞的蒲芦雪，成了

家乡的一景。

白玉河养育了家乡人，也给了我童年的无限乐

趣。

初春季节，河水还有点冰凉，我就和小伙伴们拿

着自制的沙网提着竹篮子挽起裤腿在河里摸田螺捞

河虾。然后相跟上到镇子里卖给收购的人，换取几毛

或是几元钱。手里紧紧攥着得来的劳动果实，和小伙

伴们相跟着去供销社的文具柜前买笔记本或是铅笔、

橡皮擦之类的学习用品。偶尔也会奢侈地花五分钱到

烤干馍摊上买个干馍。这可是家乡特有的吃食，那面

饼夹心里裹着粘了麻油的椒盐，经过碳火一烤,鼓得像

两面紧扣的铜锣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咬一口里香外

酥。觉得世上最幸福的时刻就里嘴里慢慢嚼着干膜回

味着碳火烘烤后那股清淡的麦香和椒盐浓郁的麻辣

味。一边嚼着干馍一边趴在石桌上用蜡笔把自己画的

图画涂抹的五颜六色，心里涌动出一种幸福与自豪。

炎炎酷暑，我和小伙伴们肆无忌惮地跳入白玉

河里游泳嬉水。我们的打闹声会惊的鸟儿们扑棱着翅

膀飞向天空，留下的是孩子们那串串笑声。有时，我们

还会钻进蒲芦滩里捡野鸭蛋，一窝能捡到七八个。水

绿色的壳子上布满了土灰斑点花纹的野鸭蛋，比专门

上了色的彩蛋还讨人喜欢，腌上三四十天煮熟后用刀

一切，雪青的蛋液里卧着的蛋黄闪着金光透着香气，

打老远就钻进你的鼻孔，馋的舌尖上下不安地添着嘴

唇顺着嘴角往外流口水。

特别是夏秋季节雨水多，容易涨河。一到汛期发

洪水，就和大人们涌进河滩里，去捞从上游冲来的木

料和那些刚刚成熟的玉米穗南瓜红薯之类的东西。待

河水稍微退去就拿着自制的叉子在浅滩的草丛中扎

鱼。被洪水呛晕的鱼儿如同瞎子一样在草丛里毫无目

的地乱蹦，没等缓过神来就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

运气好的候时还能扎到五六斤重的大鲤鱼。回到家

里，把鱼拾掇好，放进大铁锅里配上在河滩挖的蒲笋

和各种调料，点旺蒲草和芦苇杆炖上半个时辰。等揭

开锅盖，鱼的腥香和蒲笋的清香弥漫在灶间，自己早

已迫不及待地端着碗守候在灶边等大人给盛。

提到蒲笋，对北方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食材，有

人甚至怀疑那野生的河滩蒲草能吃吗。在那个缺粮少

菜的特殊年代里，家乡人几乎尝遍了所有的野菜。那

蒲笋也不例外，成了各家各户饭桌上常见的主菜，大

人小孩都没少吃。春夏之际，正是蒲草脆嫩旺盛的季

节，人们便到河滩里拔蒲笋。靠近水边生长的蒲笋根

部绿中带白，有大拇指粗，非常嫩，鲜吃口感好。而在

离水较远的芦苇荡边缘生长的蒲笋，同样粗细，但根

部是紫中带白，这样的蒲笋成实，吃起来很劲道。会过

日子的人家还把挖回来的蒲笋上锅用开水焯一下，然

后晾在院子里晒干，做为冬季的主菜。那些年，就是这

不花钱的野生蒲笋接济了家乡人餐桌上的窘况。说实

话，没油水炒溶解不了蒲笋的纤维，吃多了不容易消

化。现在生活好了，对食物的味觉也很挑剔，但各种美

味还是代替不了家乡蒲笋的清香。多少年来，自己一

直延续着对薄笋的那份感恩，时间方便的时候也偶尔

回去挖点新鲜蒲笋解解馋。闻到蒲笋的那股清香，便

觉得自己又回归了自然。

如今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水资源的枯竭，白玉河

的水流量变小了，很少再有洪水爆发，也捞不到从上

游漂来的那些“不意之财”。但对家乡人来说，那成熟

的蒲草和芦苇成了他们秋收后的又一个黄金季节。忙

完秋收，人们不肯歇息，穿上高腰雨靴或是雨裤去滩

里割蒲草和芦苇，拉回家后晾干捋齐，就用麻绳或是

塑料皮编蒲苫，卖给城里郊区种大棚的菜农。手巧的

女人还用那上好的蒲草编蒲墩，那蒲墩胖乎乎的像大

元宝，你都不忍心去坐。等领到卖蒲苫赚来的钱就进

腊月了，爹娘会拿着钱到镇子里赶集给孩子们扯布做

新衣服置办年货。喜欢喝酒的男人在集上闻到那大酒

坛子里溢出的酒香，身子像钉在那里，舌尖上下嚅动

着抿抿嘴唇，使劲耸耸鼻子，两眼眨巴眨巴瞅瞅裤腰

里掖着钱的自家女人。细心的女人就猜懂了男人的心

思，便伸手摸摸那用花手绢包裹了几层的钱觉得这会

儿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有点高傲地朝男人瞥一眼，

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玻璃瓶子或是塑料壶拿出来灌

上二三斤散酒。一边的男人赶忙用鼻子嗅嗅盛酒的酒

具。性急的男人会抢过女人手中的酒具轻轻地嘬一

口，在嘴里回味半天都舍不得咽下去。女人满足了男

人的嗜好，却牺牲了自己很想买的花头巾。

到了冬季，整个河滩会变成孩子们快乐的滑冰

场。几个村的孩子拿着自制的冰车在蒲芦滩上滑冰。

有时我们坐在冰车上并排快滑比速度；有时分组碰对

对，看谁先把对方从冰车上挠下来。输了的一方就不

情愿地把自己口袋里的酸枣或是山杏干送给获胜方。

瘆嚼在嘴里的酸枣和山杏干酸的 牙，心里却甜丝丝美

滋滋的。其实，倒霉的事也经常发生，那怨不得的别

人，只怪自己玩得贪心。都到冰雪融化的季节了还在

滑冰，一不留神连人带冰车就一起掉进了冰窟窿里，

刺骨的河水浸入体内剜心的疼。等伙伴们把落水者从

冰窟窿里拉出来，落汤鸡似的抖动着发紫的小手哭着

鼻子回家挨大人一顿揍后仍不长记性，过几天又照样

偷偷去滑冰。

村里人并不太喜欢蒲芦雪。那一只只小擀面杖

似的蒲穗和高粱穗般的芦花熟透后炸开，随着秋风的

摇荡，绒毛便会纷纷扬扬飘落在院子里晾晒的米面或

是刚洗的衣服被褥上，会遭到主妇们的埋怨，她们费

很大功夫才能去清除。

自己真正喜欢蒲芦雪是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家乡人喜欢把熟透后的蒲穗揉碎成蒲绒用来装枕头。

那蒲绒枕头既柔软又轻便，枕在上面，闻着蒲绒的清

香，很快就进入梦乡。所以，到了秋冬，人们就把原来

的旧蒲绒倒掉去采摘新的蒲穗装枕头。这些任务往往

由孩子们来完成。由着孩子们的天性，我们边装枕头

边嬉闹，用木棒敲打着蒲穗，把那炸开的蒲绒抛向天

空或是相互抛撒在对方身上。顿时，眼前白茫茫一

片，那纷飞飘扬的蒲绒似雪如雾，粘在身上把伙伴们

包裹的像一个个雪人。钻进脖子里的蒲绒如同爬进了

毛毛虫，身上痒痒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灵性一

来，自己就充满了遐想，给这洁白轻盈的蒲绒赋予了

诗一般的寓意———蒲芦雪。

多少年来，怀着对白玉河的感恩和蒲芦雪的憧

憬，不论是学生时代的作文，还是步入社会从事文学

创作后发表的一些作品中的素材多半源自家乡这片

土地，自己总想描上几笔白玉河和蒲芦雪才觉得作品

有了灵气。

家乡人没有自己那么浪漫，他们却实实在在地

享受到了白玉河水孕育着的那些动物和植物在特殊

年代慷慨地给予我们物质生活上的贴补———水绿色

的壳子上布满了土灰斑点花纹的野鸭蛋；肥硕的田螺

和河虾；散发着泥土清香白白嫩嫩的蒲笋；肉质细嫩

营养价值很高的花背鲫鱼；当宝贝一样送给亲朋好友

的蒲墩。还有把蒲草和芦苇编成蒲苫换钱后扯布给孩

子们做过年的新衣服……似乎家乡人的生活已经和

白玉河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

逝。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山里的乡亲们随着时代的

变迁带着依恋都移民到大村子里去住了，那个伴随着

自己童年生活的小山村已是人去屋空，只剩下一些凋

零的记忆，随风飘落成一地斑驳。往昔的童趣也已转

变成一生落寞，心里不免有些惆怅，感慨万分。如今自

己也不再是那个充满各种幻想的少年，已到了知命之

年，人也现实了很多，每天总是在为那些纷繁的柴米

油盐酱醋茶谋生计而奔波。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想抛弃

一切杂念，希望自己心静的像一张白纸。可思绪中辗

转反侧总是忘记不了那曾经熟悉的风景———清澈碧

绿的白玉河还在汩汩地流淌着，漫天飞舞的蒲芦雪依

然在刚掐完谷穗，高粱玉米还在地里长着的金秋时节

就先飘飞。

（此散文获得“依依琴行杯”全国散文大赛十佳散文奖）

二 0 一七金鸡舞，

沁州大地展鸿图，

全县干群齐努力，

文明创建迈大步。

说的是

县委政府思路清，

坚持不懈抓文明，

领导带头作表率，

群众紧跟争先锋。

创建方针聚人心，

完善机制强推进。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科学规划作引领，

龙头带动谋远景，

城乡建设一体化，

协调发展求创新。

新区开发高标准，

旧城改造同步跟，

旅游干线连接线，

景区道路正贯通。

五道五治硕果丰，

拆违治乱得民心，

街道乱象一扫光，

崇尚文明树新风。

背街小巷都硬化，

基础设施大提升。

真是

领导带了头，

群众有劲头，

人人有任务，

个个不落后

部门单位总动员，

乡镇村庄齐发力，

创建触角在延伸，

辐射城市和乡村。

财政安排千余万，

整治环境出亮点，

市政建设不畏难，

修整通道和景观。

定昌镇、各社区，

街巷美化显身手，

市场局，不手软，

加大监督重规范，

城管队，出新招，

重拳出击秩序好。

环卫工，美容师，

起早搭黑搞保洁，

大街小巷全清理，

确保垃圾不落地。

妇联会，共青团，

文化馆，文明办，

发出倡议搞创建。

新闻中心电视台，

跟踪抓拍不文明，

公示曝光脏乱差，

鞭策落后变先进。

公安局，交警队

管理方式上水平，

扬善除恶教化人，

天眼工程全覆盖，

社会秩序大转变。

全民阅读大讲堂，

比学赶超好人榜，

一约四会遍城乡，

移风易俗新风尚。

社会主义价值观，

二十四字记心间，

好人建设在行动，

榜样力量无穷尽。

出彩村官龚来文，

无私为民写忠诚，

绿化荒山志不移，

带领群众真脱贫。

山村女子赵雪莲，

敬老爱亲是模范，

柔弱身躯担重任，

勤俭持家人人赞。

退伍军人李旭峰，

不忘本色显真情，

冒着毒气来救人，

英雄事迹扬三晋。

残疾教师曹建设，

躬耕讲台献青春，

坚守山区三十载，

教书育人是功臣。

纪检干部葛永峰，

一身正气扬美名，

毫不犹豫跳水中，

奋不顾身来救人。

大山赤子郭新文，

扶贫路上擎旗人，

鞠躬尽瘁为百姓，

献出青春献一生。

王德怀，王建军，

裴万福，李士英，

个个争先是标兵，

好人好事说不完，

水城处处有雷锋。

沁州儿女齐上阵，

文明创建立新功，

看看城市看乡村，

处处变化喜人心。

二 0 一八新征程，

十九大精神来指引，

发展贯彻新理念，

凯歌高奏向前行。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为人民，

打赢脱贫攻坚战，

只争朝夕不松劲，

各项工作大发展，

再铸辉煌传佳音。

吕丰昌，山西省沁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鲁迅文学院 2005 年文学创作高级函授进修

班学员。近年来，创作的《骚动青春》、《蒲芦雪

飘》、《我是你眼》、《石魂》、《老闺女》等六十多万

字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散见于多家省市文学

报刊。报告文学《创业者之歌》获北岳文艺出版

社优秀作品奖；小说《梦在他乡》获首 届“ 先 觉

杯”全国文学大奖赛优秀奖；小说《石头 人》获第

二届“华夏作家网杯”全国文学大奖赛优秀奖，

小说《蒲芦镇的女人》获鲁迅文学院创作高级函

授进修班优秀学员奖；小说《累了别趴下》获《清

风》年度优秀作品奖。

在我的眼里，我娘（养母）确实是一个持家好手，

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吃饭靠分粮，购物凭

票证的特殊时期，就更彰显出老母亲的持家本事了。

特别是她老人家每年含辛茹苦亲手做好的香醋和豆

酱，无论色、香、味都是闻名遐迩、赞不绝口的。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伏儿天时，我娘就忙活着将

大麦、白豆磨成碎瓣，再用白面把它们和在一块，捏成

像沁州干馍大小的窝窝头，然后把这些窝窝头全部埋

在麦糠堆里，让其在高温下发酵后直至焙干，这道工

序就叫施曲。因为经发酵后焙干的窝窝头就变成了做

香醋和豆酱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之一的曲了，而做曲

又必须是在伏天高温的气候下再加上麦糠的温度才

能做成，所以利用伏天做曲就实在是机不可失了。

等到快收完秋的日子里，我娘就又忙碌了起来。

首先她抽饭前饭后的空隙将埋在麦糠中施好的曲窝

窝挖出来，在石头上将附在一个个曲上的麦糠全部磨

掉。这是一项既细致又很辛苦的事情，我们有空时也

好帮点忙。当把每一个曲窝窝都磨得光溜溜之后，我

娘就用斧头使劲将曲窝窝捣成很细小的碎粒后放入

盆中以待用。这应是做醋的笫二道工序了。

那时候生产队是不会放假的，所以我娘只好抽

晚上让全家人吃完饭后，其他人休息了，她才又烧水

焖米沏醋糟。她把小米焖成刚绽开花的程度，而且一

颗一颗互不粘连。这时候她就把一锅这样的米饭倒入

一个缸中，然后蒙其口让米饭发酵。大约在收完秋的

农闲时，我娘就请一上午假将已发酵变稀的米饭舀入

两三个大斗盆中，再用巳托人在沁县南大库购回的很

粗很粗的谷糠倒入每个盆中，然后使劲地搅拌，让谷

毎 勻糠与发酵的米饭充分融为一体。待将 盆都搅均

后，就把这几个盆子端到睡人的火炕上占据了最热的

位置，再用谷草编织成的醋帽子将盆盖住，外边还须

用破棉被、烂门帘等厚物将其捂得严严实实的。这笫

三道工序完成之后，每天的炕就得烧得暖暖的，为醋

糟发酵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醋盆的“霸道”就只

好把我们都挤到不太热的炕头睡，说实话那时很嫉妒

醋盆，因为它抢占了我们的热炕头了，但由于母亲对

其的“溺爱”，我们就只有“委屈求全”了。只有在外面

将手脚冻得生疼时才敢斗胆塞进醋盆底下与它分享

一下温暖，但暖完后还须给人家捂严，要不就少不了

遭到严厉训斥。这段时间是让我娘最操心而且是最忙

碌的。首先是每天需把握好炕的温度，因为炕的温度

决 定 着 醋 糟

发酵时温度，

既 不 能 让 炕

太 热 把 醋 糟

烤焦，又不敢

让 炕 温 度 低

而 影 响 醋 糟

发酵，所以每

天 需 把 手 塞

进醋盆底下好几次测试炕温；其次是三天两头就得下

勻手搅醋糟，将其上下翻动，使其均 发酵；再次就是常

需给醋糟里拌曲。更令她担心的是光怕因炕太热或搅

拌的时间间隔长而将醋糟烂掉，所以那段时间常看到

我娘边翻醋糟边仔细瞅看它的颜色，甚至不时地抓起醋

糟闻了又看，看了又闻，生怕出一点问题，尽管如此有时

稍不留神就难尽人意了。一旦出现醋糟发霉的情况时我

娘脸上马上就显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随即她就赶快将

霉变的醋糟挖出盆外，再将其他盆中的好醋糟搅入其

中，指望“救活”那盆醋糟。过两三天后再翻再看再闻，

发现好转后他老人家才能把悬着的心放下来，脸上也才

能露出些许笑容。估计到了半个月时我娘翻搅醋糟的次

数就多起来了，并且每天需把各个盆中熟透的醋糟都收

入另外的空盆中后，将其放入其他冷家盖严，直至收完

为止，醋盆就给我们腾下了热炕。这也就是笫三道工序

的完结，也就看到了能吃到新醋的曙光了。

到生产队场光地尽之后，我娘就又开始张罗着

淋醋了。淋醋需到另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而且还需

杜绝乱人进去，以免给醋糟或淋下的醋中带入不洁之

物。淋醋就是将熟透的醋糟放入一个缸底中心钻有拇

指粗一窟窿的淋醋缸中，在放醋糟前要用一根碾碎的

高梁杆棒子将窟窿塞住，然后烧开一大锅开水倒入缸

中。醋缸要放在一个木制的架子上，下面再放一空斗

盆。倒入缸中的开水将醋糟充分浸泡之后就顺着高梁

棒塞子的缝隙滴滴嗒嗒地滴入空斗盆中，滴满后再换

一个斗盆，依此类推。这样反复几次才能将所有的醋

糟淋完，淋醋这道工序也就算完成，几大盆的醋水满

满地摆在地下，弥漫着满屋沁人心脾的醋香味，我们

全家人看在眼里，乐在心头。我娘更像是一位胜仗将

军充满着无限喜悦，高兴地将每一盆醋都用石板盖严后

才放心地锁门

离去。

淋 出 的

醋水份太大 ，

既 食 用 时 醋

味不浓，又 容

易腐烂，所 以

还 需 进 行 最

后 一 道 工

序———冻醋。冻醋必须等到寒冬时分。冻醋即是把淋

芣在盆中的醋水经过冷冻结冰后，将冰块捞在柳 篮

內，下面支上空盆，再将它们放到院中太阳底下晒着。

純冰块融消后就把 醋水渗入盆中，然后把变为白色的

冰块倒掉。每天如此，反复融消，直到醋水再不结冰就

算冻醋结束，这也就是做醋程序的终结。这时我娘就

撇下一盆醋后，把其余的醋全部倒入多年盛醋的醋坛

子里，然后用布把坛口包裹得严不透风，密闭保存。再

将撇下的那盆醋灌入几个一斤瓶中，抽中午家中有人

时分别送到周围邻居家中，让邻人们与她一起分享做

醋成功的喜悦。年年做醋，年年送醋，我娘乐此不疲。

在当时那个年代，村里做醋的人家也较多，但我

娘做得醋却别有风味，香酸味特剂浓，绝非别人家的

尖酸。因此每年到做醋的时候，邻居婶婶大娘们总免

不了与我娘要一块曲或一碗熟透的醋糟，总奢望她家

做的醋能有我家醋的香酸味，然而无论如何她们也是

讨不到真经的。但让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娘最终把做醋

的绝技同她一起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只是给我们留下

了许多不尽的思念。

说了我娘的做醋再说她做豆酱。我娘做豆酱当

年在我村也是很有名气的。她做出的豆酱呈褐黄色

的，味道特别浓香，炒菜或吃面条、窝头时稍放一点就

香气逼人，使人大增食欲。难怪亲戚邻家都夸我娘做

的饭菜香甜可口，其实除她在做饭时特别用功，面能

揉好，菜能炒香外，适量添加豆酱也是导致饭菜喷香

的重要元素。然而人们只知道豆酱的香味独特，让人

一看见或闻见就垂涎欲滴，但殊不知我娘在做豆酱时

的艰辛。你看她每年的伏儿天总不忘施曲，等到过伏

之后，她就把施好的曲捣碎，放入一个砂锅内，再用花

椒、大料等佐料熬制一锅酱水，倒入砂锅内将碎曲全

部淹没。待用窗纱布将砂锅口完全蒙好后，即把砂锅

安放到既朝阳背风又不怕碰撞的楼马道上晾晒，直至

晒到收秋完毕后才端下来进行熬制。熬豆酱是很有讲

究的。首先必须用专门熬豆酱的砂锅，其次必须用温

勻火慢慢地熬，而且须边熬边用筷子 搅。整整熬制一

上午，直到我娘认为色、味、粘稠度都比较合适时才可

內收关。然后再从熬豆酱的砂锅 舀到另外专门存放豆

酱的砂锅内，用石板盖好后放在人们一般不去靠近的

地方。这就算是我娘做豆酱的全过程。要说那时候村

子里做豆酱的人家也不少，但要像我娘做出的那豆酱

还实在是无人可比。所以在那时吃了我娘做的醋和豆

酱绝对是一种美味享受，至今都仍回味无穷。

岁月飞逝，时光荏苒。一晃我也巳进入甲子，我

娘辞世也达三十余年了，但她那香酸的醋、浓香的豆

酱至今仍占据着我很大部分的味觉。多少年来我总是

拣最好的醋酱购买，但总是寻找不回我娘做的醋酱的

味道。不知有多少回我在睡梦中还咂咂嘴在品尝我娘

的醋和酱，可兴奋地醒来后才发现是一场非常甜美的

梦。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难道我娘做的醋酱就是天

底下最好不过的醋酱了？至今没有人给我作出恳切的

回答，我想也许是了。

娘呀！儿子这辈子看来再也吃不到您做的醋酱

了，只能把这美好的味觉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奢望

来生吧！

水城遍开文明花
吕丰昌

“刚掐完谷穗，高粱玉米还在地里长着，蒲芦镇就飘起雪来。
那熟透后炸开的蒲穗和芦花在秋风的摇荡中化作漫天飞舞的蒲芦雪。洁白、轻盈的雪花飘到房上，

房顶铺了玉瓦；挂到树上，满树盛开银花；粘到人身上，毛茸茸的，偶尔钻到脖子里，像爬进了毛毛虫，
令你浑身发痒，又十分惬意。”

———摘自作者短篇小说《蒲芦雪飘》

白玉河，蒲芦雪

我娘的醋酱情怀
闫国平

当
春
风
唤
醒
沉
睡
的
山
野
，

当
宿
鸟
亮
出
第
一
声
清
音
。

背
起
简
单
的
行
装
，踏
着
崎
岖
的
山
路
，

一
队
摄
影
者
正
蜿
蜒
前
行
！

看
秋
月
泛
白
，晚
霞
羞
红
，

看
杨
柳
吐
翠
，水
绕
云
横
。

一
明
一
暗
调
配
五
彩
世
界
，

一
笑
一
颦
点
缀
百
味
人
生
！

触
摸
灵
魂
深
处
的
每
一
根
神
经
，

捕
捉
短
暂
而
飘
忽
不
定
的
神
情
。

凝
视
这
世
间
无
法
用
语
言
描
摹
的
美
，

定
格
那
万
分
之
一
秒
中
的
怦
然
心
动
！

跋
山
涉
水
，取
景
掠
影
，

一
路
惊
喜
，一
路
艰
辛
。

抖
落
疲
惫
，抖
落
风
尘
，

带
回
大
自
然
最
美
的
馈
赠
！

留
住
历
史
，留
住
记
忆
，

留
住
精
彩
，留
住
感
动
。

逐
景
如
独
舞
，寸
镜
摄
乾
隆
，

是
你
们
，让
一
瞬
变
为
永
恒
！

一
步
一
景
都
是
爱
，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

敢
问
世
间
谁
最
美
，

你
的
作
品
你
的
心
！

生
活
给
了
你
无
奈
，

你
还
不
能
懈
怠
。

这
一
份
作
业
，

必
须
你
去
交
代
。

谁
有
标
准
答
案
，传
来
，

网
络
里
于
是
千
奇
百
怪
。

信
与
不
信
，只
在
你

是
不
是
时
不
我
待
。

但
是
，别
人
的
经
验
怎
么
整
改
，

这
又
成
了
你
的
期
待
。

靠
自
己
吧
，朋
友
，

无
人
能
给
你
一
片
云
彩
。

你
翻
越
高
山
大
海
，

脚
下
的
路
全
凭
了
双
腿
招
待
，

疲
惫
中
回
头
凝
望
，

你
惊
艳
了
自
己
的
丰
采
！

摄
影
者
之
歌

李

宏

前
程
似
锦

史
国
胜

劲 丰




